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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

看电影

现在谈起看电影，第一反应是去

电影院找一个舒服的影厅，看一场

2D、3D或者晃来晃去的4D电影，而

我们在清华的那五年，“电影”指电

影制片厂制作的一卷卷胶片，或从中

国或从某国生出来之后，通过各种方

式飘洋过海，来到你的眼前，可能从

大变小，可能从彩色变成灰白，通过

一个个窗口播放出来，当时网络刚刚

起步，毕业前才有BBS和电子邮件，

网络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哟。那时候的

影院不多，却不妨碍我们准同步看到

的最新的米国大片，虽然图像效果差

了点，声音更是没得提，能听清就不

错了，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字幕，经常

在分析和争论之后才明白实际意思，

那时候吸引我们的是电影本身，说他

是商业也罢，艺术也罢，确实让人着

迷。

二十多年过去，看过的电影记不

清几部，但是看电影的方式，聊起来

还很有滋味。

(一)大礼堂

这是当时清华学生看电影的首

文 /王海涛 选，周六晚上通常有两部电影

连映，从入学时平均每部1块

钱涨到毕业时的5块钱。电影

放映前的1~2天，在礼堂门口

和校内的公告栏上贴出大字

报，写明影片名称、上映时

间、票价和售票时间。最初就

在礼堂门口售票，后来搬到新

斋东面的爱晚商店，通常在售

票时间前1个小时，就有人开

始排队，那时候大家都很用

功，一边等候一边背单词，如

果不太热的影片，也可以开场

前去礼堂买余票或者从别人手

中转票，礼堂多数情况是对号

入座。

看《唐伯虎点秋香》时电

影票买光了，我们N个不相识

的人，坚持在礼堂入口处等着

买空闲座位的票，精诚所至终

于在电影放了一半的时候，卖

了几张站票给我们，进去后直

接冲到二楼，坐着看了后半

场，当然票价是整场的，和中

国铁路类似。十几年后再想

起，我们是真的影迷。

96年《大话西游》在影院

上映的时候，没有多大反响，

我之前断断续续看过几次录

像，后来去礼堂观看《月光

宝盒》、《大圣娶亲》电影连

放。看到紫霞相信至尊宝会踏

着五彩祥云来娶她，我心中也

是一样的想法，只是多年后，

我既没有脚踏祥云，娶她的那

个人也不是我。

拜清华科技影片展、学生

节所赐，在礼堂中还可以看到

《侏罗纪公园》的胶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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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后来国内的复映早了近20年，

真的是原汁原味，连字幕都没

有。我早看过录像，听不懂没关

系，反正我更关注恐龙，而不是

人说什么，恐龙讲的话美国人一

样听不懂。播映《恐怖角》时，

待遇就好多了，把电影声音调

低，一男一女两个人现场念对白

广播，有种穿越回去看无声电影

的感觉。

相比电影，我们更爱在大礼

堂看投影录像，因为可以看到

很多美国和香港影片，其实录

像是个泛称，严格说包括录像

带、LD、VCD，我们毕业的时

候，DVD还没有普及。录像带通

过三色投影仪投到电影银幕上，

和4：3电影尺寸相同，清晰度是

在无法保证，边缘已经变形，而

且褪色严重，有点影片几乎变成

灰白片或红白片。对比度不足导

致白天的场景发暗，晚上或者仓

库里面的更是没法看，同学们往

往通过字幕理解电影，补充画面

的不足。所谓艺术电影常常全场

爆满，比如《本能》、《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录像带经常是被

卡掉部分镜头，观众从音乐的间

断可以分析出来，不过还是会保

留个别漏点镜头，全卡没了，就

没人看了。年轻人的荷尔蒙非常

强，没有正规的学习来学习生理

知识，总要留些渠道。

后来引入镭射片，也就是激

光大盘LD，颜色有保证了，清

晰度也上来了。LD碟片本身的

成本高，播放设备贵且少，没有

盗版的空间，因此碟片都是正版

的，片源就很少了。VCD的电

影多而且快，不过图形质量不可

控，如果片源来自国外正版录像

带转录，质量还可以，当时的要

求并不高。如果本身就是盗录的

枪版，可就没有办法看了。LD/

VCD的好处，不能删节，因此有

些精彩的镜头，还是可以全部保

留，你懂的。

 后来大礼堂装修，改到主楼

后厅继续放录像，直到毕业前都

没有恢复。

（二）教室和图书馆

一教是电教中心，每个教室

内都有21寸电视机，是放录像的

天然场所，每个周六放映录像。

完全不对号入座。开始放人后，

就看谁的动作快，先跑进教室的

人可以抢到电视机前面的几个座

位，当然要帮同学占座了。《沉

默的羔羊》获得奥斯卡奖后没几

天，一教就放了，虽然是小电

视，还真吓人。

图书馆新馆开了多媒体阅览

室，可以单独看录像，片源是

VCD或录像带，记得是4元钱，

可以2~3人带着耳机观看，如果

一部片看完了，加1元钱可以换

另外一部，不过3小时的开放时

间往往看不完两部，当时是个把

妹的高端场所。你在看什么，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人都可以瞧到，

一点隐私都没有。我就发现有个

同学，在看《霓裳艳影》最后走

台的画面，一遍又一遍。

学校还有个福利，就是通过

课程看电影。5-5103教室的军事

理论课，除了科教短片外，也有

一些战争片得以放映，比如《野

战排》，不过那部片子好闷，放

了一半，人走了一半。看电影学英文是

个很好的理由，在正常英文课程之外，

我们在3教还观看了《音乐之声》和《逃

离索比坡》和多集的《南北乱世情》。

选修课是个更好的途径，“电影赏

析”这类任选课，可以免费看一学期电

影，一开张就选光了。每个学期都有些

选修课或协会，放映性教育的科教片，

这样的消息传播的很快，没有BBS全靠

口头传播。你知道具体教室和播放后，

安静的混进去看就行了，没有人问你是

谁，估计坐你旁边的人也不是谁。这可

是当时学生接受性教育的极少数正规途

径，当然非正规途径也有，但是不多。

（三）宿舍楼

我更怀念在宿舍里面看录像的日

子，那一定与新年和节日有关，几个节

日过了，学期就结束了，几个学期过

了，大学生活也就告别了。每个新年活

动，我们都非常重视，有时候在教室，

有时候在宿舍。除了吃、唱、节目外，

就是用班费去外面租录像带，然后用借

来的录像机和电视播放，一般借3~5部，

保证在1日晚上前归还，从后半夜到第二

天白天播放。这件事众口难调，每次都

有人说“为啥借这几部，那么多好片都

不借？”这和借用人的个人喜好有关，

也可能新年前夜租借人多，已经租出去

了。

那个时候觉得研究生宿舍很神奇，

晚上不熄灯，还总放录像。哪个楼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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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录像了，白天常有消息传出

来，过去站在走廊后面伸长脖子

看就是了。也有个别时候，晚上

看不动书，就跑14/15号楼各楼层

转转，看看是否有人放。最早一

次看《大话西游》就是在研究生

楼，当时的名字叫《仙履奇缘》

，听起来跟灰姑娘似的。

高年级时班里富裕的同学买

了计算机，2万块对于每个月生活

费400元的我们，是个相当珍贵的

家伙。伴随着它兴起的是VCD，

我最早买的《侏罗纪公园》花了

70元，自己甚至都没有播放的家

伙，省下饭伙钱留待以后反复

看，当时认为VCD颜色鲜艳又清

晰，值得收藏。后来价格略有下

降，一张碟24元，通常一部电影2

张碟片48元，如果是《辛德勒的

名单》那样超长的，就要3张碟

72元。VCD可以用鼠标拖到制定

的时间，观看想看的片段，比录

像带是一个进步，《肖申克的救

赎》就是在宿舍看的VCD，不过

当时名字换作《刺激1995》。

 学校里偶尔也在东操北面的

小操场播放天电影，不过与旁边

学校相比，次数少得太多，也就

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四）校外

班级组织第一次外出看电

影，是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五

道口当时可以清华学生心目中的

一个繁华之地，其实不过一个电

影院和图书市场。记得一个同学

之言，“大一的时候，我每个月

我还去一次五道口呢，现在一个

学期都出不了一次校门”，清华

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施瓦

辛格的《过关斩将》（Running 

Man）就在此处观看，在影院里

他终于可以不叫“舒华辛力加”

了。后来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着了

一把火，复活后变成了杰克逊迪

厅，下午场1元钱，吾班L同学常

去，认为绝对超值。

东升影剧院是个比大礼堂还

破的影院，5元看3部连映，整个

下午或者晚上，当时的电影

都是胶片版，换胶片的时候

经常不等上一卷播放完，因

此时间总是偏少，影院可以

借此压缩总时间，一下午可

以放完 3部电影。主要吸引

高校的学生来，电影和录像

都放，还有一些新婚教育片，

比如”新婚学校”，偶也也

放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之

类电影。 

北大讲堂是没有翻新的

礼堂，里面是长条木头座椅，

最早叫北大饭堂。那个时候

信息不发达，我也没有北大

内线传递信息，过去就是碰

电影。两个学校都不小，骑

自行车还好，我经常丢自行

车，有时候也走过去，从成

府路尽头缩进去的北大校门

进入，回来时候走西南门，

从北大讲堂到 28号楼，快走

要走 52分钟，电影看完走近

宿舍，就要熄灯了。

中科院礼堂也会以奥斯

卡影片观摩的名义，用投影

仪放映一些录像，记得看过

《终结者 2》，清晰度和色彩

饱和度，在当时都是颇高的。

日后上G班时，在那里听过

俞敏洪讲大课，不知此刻是

否还在否。

海淀剧院和海淀工人文

化宫是附近的两家商业影院，

海淀剧院还在，内部变化也

不大，在那里花20元看过《断

剑》，现在在网上买电影票，

经常是 20~40 元，相比二十

多年前的学生时代，可支配

收入可是差了百倍。海宫位

于在海淀大街上，据说因为

顶棚坍塌而停业，后来随着

中关村西区建设而彻底拆除，

我们曾经集体去那里看《廊

桥遗梦》，集体票10元一张，

窗口卖 15元。

澳华国际影城 95 年开

业（现在的华星UME），有

一个 6层楼高的银幕，放映

70MM胶片电影《长江》，

大五稍微有点钱了，我去那

里看过《长江》、《纽约大

劫案》、《阿甘正传》、《亡

命天涯》（复映，英文对白

无字幕）等，《阿甘正传》

里面黑人报虾名那段，我一

直忍不住狂笑，现在也不着

知道为什么。影院最早放映

35mm电影时，只覆盖银幕中

间一小部分，如果与《长江》

连看，并且在后边放，好像

是迷你电影。后来不知通过

什么方式调整，图像变大了。

在此银幕的基础上，2005 年

改造成北京第一个商业IMAX

影厅。

那个时候电影资源少，

因此我们更加珍惜，努力争

取每一次观看的机会。当时

我们青春年少，对新事物充

满渴望，海外的movie 为我

们打开一个 new world，电影

的意义远大于娱乐本身。大

学阶段，我们逐步形成了自

己的做事习惯和处事态度，

而电影中的人物言行，也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校园生

活是几年，爱好是一辈子，

电影也好，习惯也好，这 5

年势必影响毕业后的一生。

若干年后，看过的电影

大都忘记，然而怎么看的和

谁看的，都还烙在脑海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我一

起看电影的兄弟，虽然现在

不知你在哪里，却总能想起

与你共度的日子。


